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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卢沟炮火

一九三七年（民国二十六年）七月七日，我正住在庐

山。在这以前看日本人的情形，就知道要有大规模的侵

略动作，尤其是要在北方发动。当时的形势，是宋哲元、

张自忠、刘汝明、冯治安、赵登禹几位将军，驻守在北平、

天津、保定、察哈尔各地（刘汝明驻察哈尔、张自忠驻天

津、冯治安驻保定、宋哲元驻北平）。日本人看着这一部

分军队，就如同眼中钉一样。因为他们全军的将士，都情

愿死也不愿意把一点权利让给日本人。这样，一方面要

侵略，一方面要抵抗，当然非打起来不可。

在将打未打的时候，这几位将军外面体谅国家的困

难，对日本人表面敷衍，而内里是加紧爱国抗日的精神教

育，充实军队的力量，秘密地购买了许多新式武器。全军

节衣缩食，省下钱来买了很多子弹，这没有别的，就是为

了准备跟日本人死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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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都知道的，抗战的炮火第一声是响在吉星文 团长驻守的

卢沟桥。卢沟桥筑在无定河上。无定河可以说是很古的一道河，

它的源头是在山西地区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拖沙带石，汹涌澎湃，

忽南忽北，滚来滚去，河身无定。到清朝的时候，才给它起个名字，

叫永定河。流至宛平县，上边筑这一道桥，宽大坚固，这是通往南

方许多省的一条要道。桥的建筑，雄伟壮丽，俗语说“卢沟桥上狮

子数不清”，即言其多的意思。桥北头有一座城，那是专为守桥的

军队和地方官吏预备的，后来，就变成收税的地方了。卢沟桥南岸

不很远就是长辛店，东边不很远就是丰台，西边就是潭柘寺，可见

这个地方形势之重要了。这一天，日本人就在这个地方挑起了衅

端。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些官兵不待命令就敢对抗起来。一方

面是宋、张、冯、刘、赵等将领平素爱国教育的认真贯彻；另一方面，

就是吉星文团长有血性，有良心，有决心，硬骨头，说干就干，他不

顾一切，真的对日本鬼子拼起死命来啦。

“七七”战事一发生，我即从庐山返回南京。宋哲元请梁式

堂 为他的代表，到南京来向蒋先生 报告。梁先生一下车就病

了，住在中央饭店。他对我说，他在北平就患痢疾，宋哲元找他来

南京，他家里的人说“：不能去，你有病怎么能去呢？”梁先生回答

说“：是自己的命要紧啊，还是国家要紧啊？”决定非去不可。到了

车上，天气太热，热得没有办法，车顶子都晒烫了，就把车厢窗户全

都敞开，窗户里进来的风也是热的。本来就有很厉害的痢疾病，又

加上热风一闷，昼夜不歇，下车就头痛。他把北方的情形对我说

了，我马上给他们写了几封信，主要的意思就是对日抗战，非抗到

①时任第二一九团团长。

冯玉祥的顾问。

③指蒋介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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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不可。什么叫“到底”呢？就是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复回来，这就

叫“到底”。梁式堂笑着说，他们一定能做得到。

没有几天，梁式堂先生的病转为脑膜炎，就死在中央医院里

了。实在可以说，式堂先生不到南京来，他不会死，他为什么来呢？

就是为了献身救国，这真是一个正经的读书人！

北方战起，鹿瑞伯马上到保定，去找宋哲元，找不到，说他回了

老家 山东乐陵去了。忽然我又听到说，日本鬼子袭击南苑，用

飞机轰炸得很厉害，佟麟阁副军长、赵登禹师长同时阵亡。我听了

这个话，判断官兵一定死了很多，我一面痛哭，一面很高兴。哭的

是佟麟阁、赵登禹都从十五六岁就跟着我，那些官兵也都是跟着我

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兄弟，他们一旦死了，如何不难过？我一睁眼一

闭眼就看见佟、赵在我的眼前；高兴的是他们为国捐躯，忠勇赴义，

死有重于泰山。我作了一首白话诗，抄在这里：

佟是二十六年的同志，

赵是二十三年的弟兄。

我们艰苦共尝，

我们患难相从。

论学问：佟入高教团，

用过一年功；

赵入教导团，

八个月后即回营。

论体格：同样强壮，

但赵比佟更伟雄。

佟善练兵，心极细；

赵长杀敌，夜袭营。

佟极俭朴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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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信教甚诚；

赵极孝义，

而尤能笃行；

二人是一样的忠，

二人是一样的勇。

如今同为抗敌阵亡，

使我何等的悲伤！

但我替他们二位想想，

又觉得庆幸非常。

食人民脂膏，

受国家培养。

必须这样的死，

方是良好下场。

战，后死者奋力抗

都奉你们为榜样。

我们全民族已在怒吼，

不怕敌焰如何猖狂。

最后胜利必在我方，

最后胜利必在我方！

你们二位在前面等我，

我要不久把你们赶上。

在军委会里，把这个情形向蒋委员长说明，当日就发表了命

令：

“佟麟阁、赵登禹追加上将。”

当天又听说，我的大孩子冯洪国在南苑教导团当大队长，也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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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。我也作了一首白话诗：

儿在河北，

父在江南，

抗日救国，

责任一般；

收复失地，

保我主权，

谁先战死，

谁先心安；

牺牲小我，

求民族之大全，

奋勇杀敌，

方是中国儿男。

天职所在，

不可让人占先。

父要慈、子要孝，

身都须为国把 捐。

。几个报上都亡了 这么说，我觉得如真有其事，可算是很好的下

不多几天，听到说，日本鬼子把北平完全占了。有一位团长，

，是刘汝明的兄叫刘汝珍 弟，我曾送他到苏联留学，学的是修理

飞机，回国之后，就跟我当卫队团长。这一次在北平，他看见他们

①传闻非实，冯洪国未死。

冯玉祥的部下，时任一三二师副旅长，后升任暂编三十六师师长、第六十八军军

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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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旅长同日本人勾搭，马上带了他这一个团，冲出北平，一直奔南

口跑了这一旅共有两团人，他这一团跑了，那另一团也跟着他跑

了两营多。他们在前头跑，日本人就在后边追，一面走着，一面打

着，到底日本人也没打着他们。

为什么一个团长不听旅长的命令？说起这一点来，真是中国

特有的文明。从前晋国魏犨临死以前，有两段话跟他的儿子讲，前

一段是说，他若死了，需要把他的爱妾另嫁出去，不要殉葬。后来，

他的病一天重似一天，快要死时，他又说，他的这个爱妾一定要跟

他一块死，要殉葬。魏犨死了之后，他的两个儿子商议说，父亲以

前说的话是“治命”，临死的时候说的话是“乱命”“，治命”可从“，乱

命”不可从。刘汝珍团长有这种是非之辨，认定他的旅长投降日

本，这是“乱命”，不是“治命”，所以不可从，就带着队伍走了。他连

年对日打了许多光荣的烈仗，已经升做了军长

在北平负着责任的人，看到长辛店、丰台都不能走了，他们下

了很大的决心，走三家店、门头沟、潭柘寺，绕道长辛店以南，才同

队伍合到一起，这总算是侥幸的事。

看《列国》上秦孟明氏挂帅来袭击郑国，因为郑国的弦高去西

周经商，在街上见前面秦军来袭，就假托君命宰牛，说是来犒劳秦

师，孟明氏白乙丙以为郑国知道他们来了，一定早有了准备。不敢

向郑国前进，就唏哗而归。《列国志》对于这件事批评说“：大军压

境，不知戒备，该袭！”以这桩事来看，就知道日本鬼子驻了很多的

兵在平津一带，应该是每一分钟、每十分钟都有发动袭击我们的可

能。若以为是他不会这么着，他不会那么着。那就是自趋灭亡。

幸而有这些爱国的将士，不论成败，不计利害，敢同倭寇拼死命到

底。什么叫武器万能？什么叫机械化万能？他一概不懂，而只知

道用自己的血肉，拿自己的性命来保护国土，这种忠勇无比的精

神，实在是至高至贵的瑰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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廊坊，日本鬼子也来袭击，也是双方互有死伤。天津守军是张

自忠将军部 旅长，日本鬼子想要把刘吃掉，但碰到刘的刘振三

队伍，倭寇却被打死很多。几进几出，前仆后继，不说是尸积如山、

血流成河，可是一堆一堆死的都是日本人。几天之后，因众寡悬

殊，刘旅才退到马厂收容整顿，预备再行抵抗。

平汉路日本人用了三种方法：一种是利用侦探，就是用会说中

国话的日本人装成中国人，到处活动，侦察我们的秘密。第二，是

利用轰炸。河北省秘书长魏兰田先生讲，有一个防空洞里面都是

省政府的重要人员，隐藏在里头。有一次飞机投弹正扔在洞顶上，

一下子全炸塌了，幸而魏兰田那天没在洞里，不然也就完了。从这

件事情看，就知道日本鬼子是利用侦探同飞机轰炸配合起来，坑害

我们。魏兰田家里有个防空洞，就侦察得这么清楚，还用说别的东

西吗？第三，是用炮火集中攻击我们。我们的炮少，炮弹少，当然

打不过他们。以这三件事来说，侦探算是第一件法宝，男的、女的、

老的、少的、高贵人之间都有他们的侦探，很贫穷的人里头也有他

们很多的侦探。他们用第五纵队来造谣惑众，那真够得上是指白

为黑，视无为有。难民里头，一面跑一面听到说：“日本人有五万

人，在背后追着呢。”又有人说“：还有十万日本人在前面，把桥破坏

了。”为什么说这是谣言？那真是天兵天将都不会有这么快。这就

是日本人对我们作战使用的最厉害的一种方法。

冯玉祥的部下 时任旅长，后升任一八 师师长、第五十九军军长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8 页

说着就快到“八一三”了，这一天我们开一个中央政

治会议，在陵园 一个无梁殿里头。什么叫无梁殿呢？

就是完全用砖砌起的一个大殿。在这里开会，确定了程

颂云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，阎百川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，

我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。第一战区就是平汉路，第二战

区就是晋绥，第三战区就是京沪。在开会的时候，汪兆铭

那个鬼头蛤蟆眼的同他的一位同志，就打算了怎么样坑

害主张抗战的人们，怎么样培植主张投降的人们，一言一

行都明白地表现出来

到了十五号，我从南京出发，就任第三战区司令长

官。出发以前，我写了一个遗嘱，交给我家里的人，放在

我箱子里头。主要的话如下：

第二章

淞沪抗战

即南京中山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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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同日本鬼子打仗，是为了雪国耻、收失地，上可以对得住祖

先，下可以对得住子孙，成功是成功，失败也是成功。不论到什么

时候，我的子孙决不能同日本鬼子妥协。我有几间房子，都交给李

德全就完了。”

出发的时候，参 为总参议，后来参谋谋长是熊斌代理，刘骥

长换了鹿钟麟。从陵园寓所出发，过了宜兴就遇见日本鬼子的六

架飞机，飞得很低，看见飞机上边日本鬼子的太阳徽很真切。当时

若是轰炸，那我们马上就完了。看那样子，和后来的证明，知道他

是炸陵园和南京去了。我到了苏州张治中的司令部，知道张治中

正在前头打仗，并且打得非常激烈。我同他的副官长谈了不过三

分钟的话，我说：

“我要到上海附近去看看。”

出了他的司令部，离开苏州也不过五里就听见苏州附近有大

的轰炸。后来知道，就是炸了那个司令部的外边和里边。由此可

见，日本人在京、沪、苏州一带，布满了间谍侦探。

后来听说，有一户人家在苏州车站附近开了一个茶馆，在楼底

下设有无线电台，他在车站附近看见什么情况，听见什么消息，就

马上给日本人报告。不多几天，他的一个独子竟在外面被敌机炸

死他的太太骂他：

“你这个人，没有良心，不能得好报应，你看你给日本鬼子报告

消息，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，连你的儿子都炸死了，你这不是报应

是什么呢？”

夫妇俩越吵越厉害，打起来了。他的女人就去告发了，被地方

上的人捉住，问实了才枪决的。苏州出的这样事情，不止二三十

起

字菊村 祥的部下，时任军事委员会总参议，冯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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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鬼子想出的害人法子，非常之多，一个是下象棋，一个是

下围棋。他完全是为了勾搭中国人，收买中国人，稍一不慎，就被

他们诳骗了。他特别注意的就是地方上这些破落户，没有正经职

业，而有酸不溜丢的蹲茶馆的能耐，既不会做工，又不会种田，游手

好闲，坐吃山空，没有别的办法，最容易被日本人收买。若是真正

读书的青年，或是工人，或是农民，日本人也没有法子接近，他也不

敢接近。他知道这些青年和真正的老百姓是有良心有血性的，他

一说坏话，这些人就去打他，他怎么敢同这些人接近呢？

我到了昆山车站附近，我的一个副官不认识路，急急忙忙地把

引路的小汽车开到昆山车站上去了。这是个死葫芦头，汽车路不

海通上 ，又转回来。刚出车站还没有二百步，敌人的十二架飞机就

到了，在车站附近俯冲式轰炸，把车站上的队伍炸死了很多。我是

下了汽车在一个破房子里，带几个传令副官站在那房子底下，叫汽

，借着道边上的树木隐蔽起来。敌人轰炸完车开出去二三百步 了，

飞机走了，我出来一看，熊哲民参谋长蹲在稻田里，只露出个脑袋

来，幸而没有伤着他。这时的谷子刚刚秀齐，水是很深的。

到了上海附近张治中先生的司令部，张发奎同志、顾祝同同

志、张治中同志、陈诚同志，他们都是总司令，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

指挥，另外有杨虎同志，他是上海警备司令。我把在这个司令部里

头所见的情形写在下面：

一、很有一种作战的精神，紧张沉着，各司其事。

二、电话、电报十分忙碌，看出战斗的激烈。

三、李印泉先生、张一麐先生、江问渔先生，还有别的几位，从

苏州来慰劳军队。他们在大轰炸之下，不顾一切地来慰劳将士，为

什么？他们就是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爱护国家的一种真诚，一种热

烈的感情。

四、我们大家在一起照了一张相，这张相是很宝贵的，值得纪



第 11 页

念的。

今天回溯往事，也就想起张一麐老先生一九四三年在嘉陵宾

馆聘他的女儿。一九四五年他就死了，这老先生没有亲眼看见日

本鬼子完全投降，真是可惜得很。

李印泉先生前几年在他云南的家乡带着许多家乡子弟，跟日

本人拼过多少次的死命，真是老当益壮，越老越坚强，实在不愧是

民众的楷模。

江问渔先生住在重庆乡间，吐血很厉害，这实在是一位忧国忧

民的教育家

我记不清，我想黄炎培先生当时也许在场。黄炎培先生这些

年来，为抗战，为救国，东奔西走，历尽辛苦，真是到处大声疾呼。

胜利之后，他为了民主，为了和平，也努了很大的力。后来还有人

去搜查他的家，拿枪对着他家人的胸口，问有枪没有枪，这都是历

年以来真诚爱国的人所遭遇的意外的侮辱。最近他到上海去了，

还不知道光景怎么样呢！

在张治中的司令部里，同几位朋友开了会议之后，我就回到苏

州西边的一个大庙里。这一路上，敌机时而在前面轰炸，时而又在

后面轰炸。到苏州附近，就将要黑天了，遇着敌机十几架低飞扫

射。我同周参谋 几个人下了车伏到一个坟地里，从地上向上看

飞机，看不十分清楚，我想他向下看也是看不清楚。

敌机过去之后，不到五分钟，苏州城里就有一阵很大的爆炸声

这天晚上，我住在苏州附近山上的大庙里。这个庙里边，情形

很特别，还有些个古迹。分别记述如下：

一、客厅非常的大，能坐几十桌客人。

音。

①指周茂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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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挂单的和尚也很多，可怜得很。

里就起来打坐念经，看那一碗饭真不容三、三更半夜 易吃。

四、我想已经开始抗战，这般人都是我们的同胞，也都是中华

民国的主人。为什么不用他们去抵抗敌人？为什么不用他们去做

生产事业？为什么叫他们在这里坐吃山空？

五、我觉得这是革命政府的耻辱，也表现了我们社会的落后。

六、有人说吴王夫差原来的宫殿就在那院子西边里，有一位四

十多岁的和尚不慌不忙的，如数家珍一样，说出多少古迹来，我听

他的话，有一半是真的，有一半是假的。

次日一早，敌人的飞机就到庙顶上，转了一个圈走了，我们用

过早饭就到上海去，看汽车路上，各种车辆太多了，军队也很多，把

这路堵塞得喘不过气来，大家都不能通过，费了很大的气力，才到

了前方。

上海的战场，在一百里以外看着，半边天都是红的，远远地听

见炮声昼夜不停。敌人企图先把上海给打开，因为他们扬言三个

星期要把中国打投降了。又说，最多用不了三个月。所以才集中

力 对着上海全力攻击。我们也是尽力地把所有能量海陆空齐进，

打的队伍都调了来，一师一师的，一军一军的，简直是用最大的力

量拼死命。

有一天晚上，蒋先生给我打电话说，他要到前方来开个会议。

这天午后九点钟，我们在距张治中总司令部不远的地方开会（看那

光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也来了。先是大家报告敌人景也不过四里）

的情形，后是决定怎么个打法。当时报告最详细和陈述意见最有

意思的，就是张治中先生。他主张抄袭敌人的背后，从敌人的腰里

头截击，我很赞同他这话。后来，蒋先生又详细地指示了一番，就

散了。蒋先生坐汽车到苏州，在一个旅馆里停了一下，不到十分钟

就上了火车回南京去了。火车刚开，敌人的飞机来了，把旅馆马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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炸平。可见敌人的间谍在苏州是如何之多。

有一天，我在无锡梅园的一个地方住着，倭寇的飞机来了，就

在那太湖里头扔了炸弹，把鱼炸死了好几百条。我有一首《二百条

鱼》的白话诗，记述着这件事。

又有一天，敌机把太湖边上的一个大桥作为目标轰炸起来了。

那周围五里路，连一家人家也没有，它跟发了疯一样，冲着那里轰

炸起来，岂不是活见鬼了吗？这样劳民伤财，不但不能威吓我们的

同胞，却使我们更加仇视日本鬼子。我们的队伍每天一师一师地、

两师两师地加入前线，有的一师人加上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，

有的支持了五个钟头，就死了三分之二。有许多人说，这个战场就

是个大洪炉，填进去就熔化了。

空军比着日本的数目相差很远，可是我们忠勇无比的空军将

士们，也把日本鬼子打得不轻。不过数目相差太远，有的将领们打

电话要飞机，他们不知道，哪里还有飞机呀！他们再三再四地要，

又不好意思跟他们说没有，只得说等着吧，过一会飞机就来了。可

怜哪！我们前线的官兵，被敌人的飞机用机关枪扫射得抬不起头

来，而我们的飞机又被敌人毁坏了十分之九，全面抗战，哪里不要

飞机呢！哪里有那么多飞机呢！

到今天，我们痛定思痛，觉得太危险了，自己不能制造飞机，简

直就如同徒手跟猛虎搏斗一样。现在有很多人说建国建军，我看

最要紧的还是建机器，建工厂。如果我们建立起来大量的电气工

厂，大量的机器工厂，大量地提炼铝、铀⋯⋯，那么，飞机能自己造，

汽车能自己造，不但能造，而且能多造，当然没人敢欺侮我们。若

是有人欺侮我们，他必定要吃很大的苦头。空口说建国建军，那是

没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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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山有一位曹亚伯先生，他随 革命很多年，总理从孙总理

最看得起他，也最信服他，是我的很好的朋友。我一到昆山就去找

他，他是黑天白日都在努力抗战工作。为了抗战，有时他一天都吃

不上饭，并且是万分热诚而有义气。有一次，夜间一点钟，我到了

他那里，他领我到跟前一个山上去，那里有个大塔，并且有几间房

子，他说：

“不轰炸的时候，可以在这房子里办事，轰炸的时候，就在塔底

下。”

我说：“当司令长官还能见了敌人的飞机来了藏藏躲躲吗？那

不太笑话了？”

他说“：不对，司令长官不叫敌人伤着，这才是真正为国的司令

长官，也就是真正爱护官兵的司令长官。若是随随便便叫敌人炸

伤了，或是炸死了那能算是拥护政府吗？那能算是爱护官兵吗？”

我觉得他这话很对。曹亚伯先生是“武昌革命日知会”的发起

人，武昌起义可以说曹先生出过很大力的，他是创建中华民国的一

位革命英雄，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最好的模范人物。又有一天夜间，

我同白健生先生一路去看曹亚伯先生，他马上给我们预备好了地

方，让我们在一个屋里讨论事情，他在外边警戒着，这种情形太难

得了。过了没几个月，上海沦陷了，昆山也沦陷了，曹先生得了病

与世长辞了。这就是日本人侵略我们，把我们宝贵无比的曹亚伯

先生给害死了，真是可惜到万分！

在昆山，有一天夜间两点钟去看陈诚，他正在那里伏在桌子上

研究地图，我同他谈了一会儿前方作战的事情。我知道陈先生到

了深夜还在那里苦心研究，真是一位抗战的好将军。他能吃苦耐

劳，能实干，敢说话，不怕得罪人，这是他最大的长处，有些人故意

①指孙中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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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他为难，我觉得不大妥当 我常常说几句公道话，也有人不痛

快，我是不管那个，应当说的我还是说。

日本的间谍布置到各处。有一天夜间十一点多钟，敌人的飞

机来到昆山附近，马上就有人放红灯，一个一个地起来了，当然敌

人轰炸很容易。像这一类的事他们布置得很多，把我们的人坑害

得很厉害。

上海到苏州的一条公路，一运起兵来，觉得太窄了。军队行军

占去了一半，一辆汽车又占去一半，对面再来一辆汽车，这就没办

法了。若是对面再来一部分军队，那就挤成酱了，这还说的是步兵

行军。若是炮车呢，就挤在一起，谁也不要走了。交通在各方面都

关系很大，对于军事来说那简直是重要到万分。挤在那里过不去，

差五分钟都不得了，何况是几个钟头过不去呢。特别困难的是路

上没有交通警察，没有人指挥，这样一来，彼此在那里对峙，谁也不

让谁，敌人的飞机来了，很厉害地轰炸，就这样死的人很多。

有一天，蒋先生给我一个电报说，据夏楚中 报告，他有一营

人守宝山，全营覆没，所有的官兵都为国牺牲了。这个消息，我向

将领们说了之后，人人都很悲痛，各个都愿意效法他们，为国家尽

忠，为民族尽孝。真的，此一壮烈的事迹，鼓励士气很大。可见人

生世上，都是互相影响的。

在作战的时候，伤兵伤官很不好往下运，运到苏州、无锡，各地

临时医院里也有。伤兵是吃了大亏，一个是事前没有预备那么些

医务人才，还有一个是没有预备那么些药品，再一个是交通太不

便，担架队太少，运不下来。有一次，有个伤兵到了医院门口，大哭

大骂，哭骂完了就死了。那是因为他路 流血太多，没有水喝，没

有人照护，他觉得还不如死在前方好。又有一次，几个受伤的连

①时任第九十八师师长，后升七十九军军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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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，运到南京火车站，也是大声地骂起来，说“：你们把我枪决了好

了！”这都是流血太多，没有包扎，太痛苦的缘故。

到了医院的人，本来地方上的父老绅士们，各界的同胞们，都

愿意有点表示，送些礼物和钱，可是有些特务人员夹杂在医院里，

不准人们去看，不准人们送东西，就这样一闹，弄得大家莫明其妙，

只好不闻不问了。这样冷淡下来，伤兵们受苦，士气也吃亏很大。

前方打仗的军队，指挥的权限不一，最高统帅，连一连炮兵他

都指挥着。电话是通的，一会儿叫这个，一会儿叫那个。因此，有

些官长躲在后方，手里拿着电话，一叫他就在了，问他在哪里，他说

我在最前线上什么什么地方，其实不然，他在离开战线很远的地

方，就单抱着个电话机等着打电话呢！狡猾的是这样，不狡猾的在

前方死拼，叫不到他，这实在是大可研究的事。

说到炮兵、工兵，临时拨归某部队指挥，平时并不归他统辖，这

样一来，人生面不熟，彼此不相了解，叫他把炮队在什么地方进入

阵地，他就自己打起如意算盘来了。有一次，一个炮兵连长对我

说，他那一连是四门炮，叫他进入阵地，他就拉一门炮上去了，其余

的留一门在后方，而把另两门炮藏到后方很远的地方。我问他：

“你为什么这样办？”

他说：“我看前方的光景不好。不久要退却的时候，指挥官的

队伍说走就走了，我这炮要退多艰难啊，他到时若不给我信，那就

更糟了。”

这些炮兵的官长，都存着这种心理，前方的炮火威力怎样能增

大呢？若是这个制度不改革，恐怕将来还有很大的乱子。

军队里头吃饭是一件大事，“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就心

慌。”俗语说得好“，人是官的，肚子不是官的。”这是说非吃饭不可。

我们事前对于携带干粮毫无准备，饼干没有，罐头没有，那就不要

说了，就连面包也没有的。吃什么东西呢？还是吃大米饭。怎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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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法？散兵线后头，近了不能做，远了做好送到前方全都凉了，凉

饭一吃就病。今天的飞机，敌人全是低飞，除了轰炸就是用机关枪

扫射，他看见你哪里一冒烟他就轰炸，哪里一冒火他就来扫射，伙

夫没有办、法做饭，若打死几个那就更没办法了。实在说起来，前头

的队伍，连官带兵，有一多半是饿得不能打仗，并不是敌人多么厉

害。我确实知道，官兵们吃饭的事到如今还没有办法，为什么呢？

有些人，他们就不愿意注重这类根本问题，完全是自己骗自己，怎

么会不糟糕呢？

说到运输问题，以连为单位来说，谁担子弹，谁送饭，谁送粮

秣，谁送伤兵，每连上哪几个兵，除一除这个，除一除那个，七折八

扣，剩了很少很少的在前头打仗。为什么这样办呢？就是因为他

们不注重性命根本的大事。

看看吧，拉炮的骡子和驮机关枪的骡马，真是骨瘦如柴，那可

以说是“窈窕淑骡”了，它还能拉炮？它还能驮机关枪？它走路都

走不动！为什么这个样子？因为炮兵直属军政部，军长、师长、旅

长都管不着他，而军政部又有那么多的事，他怎么照顾得了呢？因

此，骡马的事就糟得不成个东西了。骡马是军中的活动武器，克扣

骡马的麸料，就像损坏枪炮一样。他们会说，不会去看；他们会坐

在屋里等报告，不敢去实地察考。还有一个病根，他们不敢切切实

实地惩办哪一个不好的，奖赏哪一个好的，不论什么事，得马虎就

马虎了，有什么事情不坏到底呢？

军队本是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的地方，不能用什么特务在里头，

但哪晓得，也是有特务的。他奉的命令是专作报告，这样一来，他

没有报告就不能领津贴，逼得他就无枝而添叶地来干，小报告一天

几个，弄得很麻烦。好在我是满不在乎，我的遗嘱是写好了的，我

就是要死在敌人手里，日本鬼子要打不死我，我一定要收复失地，

至于旁的，你报告什么不报告什么，我全不在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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